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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读万伯翱先生的钓鱼散文，陶渊明的不朽名篇《桃花源记》里的

一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突然蹿上我的心头，一

时分辨不出这是我的省悟，还是伯翱文章如醇酒的韵味带来的感受。

总之，这些我已经读过的没有一点矫情和夸张的质朴文字，给了我一种

新的感觉，就好像那进入桃花源的武陵渔人一样——“豁然开朗”。

此“豁然开朗”的感觉，究竟都包含了些什么？细细想来，得到如

下几条：

第一，我第一次读这些文章的“发现的欣喜”，是在1996年3月，发

表在《珠海特区报》上的一篇。我说他的文章开辟了“钓鱼文学”的新样

式。至今，悠悠过去了19个年头，他依然在他开辟的路上踽踽独行，而

且越走越健、越走越美，风景这边独好。他的这份坚韧、勤奋让人赞

叹。如今，文章写家大都十八般兵器轮番使用，如他这样，“一条道走下

去”，不断精进者不多哉也不多也。而他把这条路用艰辛的劳动拓展

得越来越宽广，而且越来越让理论家增添论说的样品。譬如，文学讲

究用生活细节来叙述生活、刻画人物，而用钓鱼来写人写事、写时代抒

发情感，中国文学作品不多，他至少提供了一些可资研究的样板，我们

在状写或者演出革命元戎的时候，就有了参考的文本。

第二，他的这些文章，都是他一而再、再而

三、亲自反复采访后的结晶。因此，不但事件、

细节真实，而且情感世界巨细皆深刻动情，给

我们了解革命元戎们的内心以及由此生发开

来的，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展进程的了解，提

供了一些个性化的样本，为中国革命史提供了

一些珍贵的佐证。也就是说，伯翱的这些文章

有很高的认识价值。你想了解中国革命吗？

就必须了解革命领导者们的内心和他们真实

的生活细节。万伯翱以他无可替代的身份，却

又平民化的视角，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真实的

革命领导者们的画像和精神B超影像。他的这

份贡献应当给予重要的评价。当时间飞逝，现

在成为历史，他的这些看似无足轻重的一篇篇

短文，就有了沉重的分量。无可替代的作家，写

出了无可替代的真实，这是他始终以一个普通

人的身份、立场，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的价值标

准，发现的革命元戎们的真实，这对于我们认识

今天的实践是多么重要啊！这些不是他特意为

之，而是出之自然，更显其弥足珍贵。是故，我凛

然，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他在用真实、平凡的

故事告诉人们，真正的老共产党人应该是怎样的人。

第三，19年，时间不短，更况乎是他的“峥嵘岁月”。他的本职工作在国家体委，还在传

记文学学会担任领导。在处理各种繁杂事务之余，勤奋笔耕，写了不少传记佳作，譬如《孟小

冬——氍毹上的广陵绝响》；去年出版的《纵谈梨园春秋》文集，今年在上海出版发行的《我看

红墙内外》（夜光杯系列文丛），及中国青年出版社行将付梓他的散文集《七十春秋》等，他退

休之后将业余时间和大部分精力集中在拓展和提高“散文文学”这一轻骑兵上。他还在辛勤

耕耘，乐此不疲。人届古稀，年华将去。但他依旧张扬着理想的翅膀飞翔，而且他已走出起

步时的局促，进入了广阔的文学天地，豁然开朗。

近期从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作家通讯》

（2017年第7期）上读到了网络作家天下尘埃定点

深入生活的笔记《少些浮华，多些踏实》一文，深受

触动。事实上，这位网络作家的作品我读得并不

多，交往也不多。当得知这是中国作家协会首位

定点深入革命老区进行文学创作的网络作家时，

更是多了一份感怀。

这篇笔记讲述的是该作家深入江西瑞金，寻

找和发掘革命题材，以此创作描述客家女内在精

神的网络小说的过程。作者从最开始迷惘的无所

适从，到逐渐落地沉入并找到清晰的写作目标，

当她把自己融入当地生活，品悟和理解了客家女

人内在的精神力量之后，自己小说中的人物也就

丰盈了起来。作为一个网络作家，她通过这种方式

走进了文学创作的实质，在看清了传统和网络创

作差距的同时，也提升了自身的文学认知。尝试用

网络小说的手法来表现红色题材，这本身也可算

是一种创新，这种创作意识首先就值得肯定。通

过定点深入生活的创作方式也可见作者创作态

度的严谨，而这篇笔记对创作心理的描述更是真

实再现了作者的创作心路历程，从喧嚣中抽离，用

对具体生活的感受敲打内心，又何尝不是每一个

写作者进行文学创作的必由之路。

文章的标题只有 8个字，简单平淡，朴实无

奇。如果这8个字从其他人嘴里说出来，那也谈不

上稀奇，但作为一名在商业味道浓郁的网络文学

中浸润的优秀网络作家而言，能有这种认识，着实

有些令人惊喜。是的，我们正进入一个伟大的新

时代，风云激荡、泥沙俱下、大浪淘沙之时，能少一

些喧哗，多一些沉静；少一些浮华，多一些踏实，实

乃人生之幸、文学之幸。

慢慢读下去，感觉就放不下了。瑞金那位老

奶奶对作者的触摸，深深地触动了我内心最温软

的地方。这位历经沧桑、历尽磨难的烈士后代，

“她的从容有着宿命般的沉静”，“……转化成能

量，转变成为对待岁月的坚强，而缄默和倔强同时

刻印在她们身上，就像水一般柔韧”。

这是文学家的真正感觉！这更是文学家赤子

之心被作为普通人的伟大人性的真切唤醒！文学

的伟大之处，在于深切感知并体恤普通人的悲欢

离合、酸甜苦辣。习近平总书记描绘了中国梦，但

是别忘了，他接着有一个最朴实也是最真实的解

读：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

那这位瑞金老奶奶的梦是什么呢？她的先

人、她的后人，又曾经或正在梦着什么呢？

边读边想，这不正是文学家需要深入挖掘、探

寻的人生之谜吗？而这种挖掘和探寻记录下来，

不就是具有新时代气息的文学作品吗？

深入生活是文学家的基本功。即便在互联网

时代，即便是网络作家，也不能须臾离开文学的

“源生地”，这是不二法门。作者一旦入了这个门，

定能找到源头活水，定能从泥土里发现宝藏。而

创作的生命之树，定将枝繁叶茂，进而结出令人羡

艳的文学之果。

互联网无处不在，无所不有，“像一个巨大森

林，没有人在植树，没有人在饲养动物，但林林总

总的动植物在那里旺盛生长和繁育”。“它越来越

像大自然”。新时期的网络作家们在互联网中奋

力遨游，想必有着非同寻常的刻骨体验。文学就

如同一个人的长征，在更多的时候有的只是孑然

的跋涉，即便是网络作家身处繁华，也可能会在新

长征路上产生类似的感觉，因为文学家从事的是

孤独的事业。但千军万马的你追我赶，必定涌入

眼帘脑际；而千万双真诚期待的目光，定会令落笔

责重千钧。因为，在茫茫人海里，没有人完全生活

在虚拟世界；也因为在冰冷的屏幕背后，必定是一

颗颗渴望温暖的人性之心。踏实，其实就是不忘

初心，不忘现实，不忘梦想，不忘前行。

我曾与省内一些文学名家畅谈过多次我们的

文学如何从“高原”迈向“高峰”。我们时而回望、

时而远眺，不变的还是那颗赤子之心。当用自己

赤诚的初心，也就是赤子之心，温暖这个大千世

界，温暖千千万万瑞金老奶奶这样的普通人。毛

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

没有灵魂。文化是民族之魂，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是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新时代文艺工作

者指引的康庄大道。而网络作家去革命老区定点

深入生活，天下尘埃作为写作者在瑞金的感觉，正

是一种生动的践行。所幸，她找到了自己想要的

东西，也体悟到生活本身才是文学的第一现场，没

有什么是比这更可贵的写作经验了，这种经验一

定会成为她和其他千千万万网络作家今后创作的

不竭源泉，而这种深入、具体的践行，也正是新时

代所企盼的。

诚如《人民日报》11月17日登载的《网络文艺

处在“雅化”关键期》一文所说，“今天的网络文艺，

也正处在‘提纯’‘雅化’的关键阶段”，因而广大网

络作家们的身份自觉、文化自觉就显得尤为重

要。这篇笔记让我们欣喜地看到，文化自觉在新

一代文学创作者身上已经觉醒，网络作家们正在

寻找突破自身局限的路径，总有先行者会秉承自

己的文学意识坚持对中国梦（文学梦）的追寻——

网络文学不应该是商品化的代名词，它始终是文

学，因而文学性、思想性才是它的精髓所在。这种

转变和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也必将推动整个网络

文学界重塑价值观、世界观、写作观，不论最后能

否创作出经典，哪怕只是精品，甚至只是佳作，每

一个作者在每一个文本上对其自身或其他文本文

学性的超越，都是对现时被商品化裹挟的网络文

学的纠偏和救赎，网络文学终究会通过每个有身

份自觉、文化自觉的网络作家的努力回归正途。

同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的传统文学作家也

要开拓视野，打破陈规，出离俗套，不仅要在创作

题材上接地气，在创作方式、形式上接地气，亦要

在创作载体上与时代同步，开拓更大的创作空间。

湖南省第十次文代会在即，我和文艺战线的

同志有过共勉，义无反顾，和大家一起奋力从高原

向高峰攀登。当然，从“高原”到“高峰”绝不是轻

轻松松，一蹴而就的，需要我们艰苦跋涉，负重前

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但我始终坚信，

新时代的文学会因为网络力量的加入而迸发新的

活力；也坚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文学湘军”、

“文艺湘军”、“文化湘军”必定不负新时代文化使

命，再续壮丽华章；更坚信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

下，一定会出现文艺新气象，作为新气象的创造

者，我们有责任更要有力量，推动正面价值观的文

化影响，引导创作，铸就文艺高峰。

从一篇深入生活笔记说开去从一篇深入生活笔记说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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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的“我”组成了历史和文脉

记 者：江苏是中国当代文学大省，江苏文

学传统对您的写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与前辈

作家相比，你认为自己或者同代的江苏作家有什

么不同？

朱文颖：在江苏，一代一代的作家，以他们丰

沛的才华为中国文坛贡献着进入文学史的作家、

作品和独特的人文精神。我以他们为骄傲。我

觉得作为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每个

人身上都流淌着这个地方千百年的血脉，同时又

具有自己独特的部分。传承和危机都是外在赋

予的概念。做好自己，我就只是这个“文脉”里的

真实的一部分，很多很多的我组成了真正真实的

历史和文脉。

王一梅：江苏是文学大省，一部部作品像星

空中璀璨的星星，江苏作家的作品有的纯美，有

的深思，阅读他们的作品看得见生活的细节、艺

术的美感。从他们的作品中感受到文学的安静、

纯美和孕育其中的力量。我认为这也是我写作所

追求的。江苏作家大多写小说，而我写童话，更多

地陶醉于幻想故事，在写幻想故事的时候，我的呼

吸是顺畅的，阳光和煦，策马扬鞭，任意驰骋。

韩青辰：小时候，父亲把《红楼梦》《三国演

义》《西游记》《水浒传》锁在一个漂亮的柜子里，

不许我们当玩具。江苏文学的渊源始终涌动在

这片土地上的生命中，充满着对待文学普遍的和

日常的敬与亲。在江苏写作，就像一株小苗被栽

进原始大森林。你只有老老实实向下扎根向上

生长，周围根深叶茂的千古奇树与参天大树覆盖

过来的静谧之气象、花果馥郁之馨香，让人既身

心安宁——因为你生长在地肥水美的佳境，又永

远也不会心高气傲以至于忘形。前辈与后辈同

根同源，在艺术上追求卓越的精神毫无二致，只

是时代不同，浮云万千，风力、水系、土质也有所

改变，也许扎根与生长都需要更大的力量。

李凤群：当代江苏文学人才辈出，前辈大师

云集，既有硬朗宏大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也有

细腻委婉的带有浪漫色调的地域抒情传统，思想

艺术格局是很完备的。这两方面都对我有很深

的影响。在我最初写作阶段，是以长篇为主的，

其实到现在也是。那时候我发现，江苏的中短篇

小说在全国是一流的，但是整体上长篇小说似乎

还没有达到应有的影响。后来，我写出了《大江

边》，同行师友给予了肯定，我似乎找到了在上述

两种传统之间的那条河，于是“江心洲”成了我的

盘踞点和出发的开阔地，在我以前写成长小说的

基础上，我完成了长篇小说《颤抖》，试图解决在

《大江边》的人物之后的人生离散和精神救赎。

之后我又探入了江心洲的前事之中，几乎是完全

沉入的写作状态，完成了《大风》。《大风》在内容

和形式上都有艰辛探索，它包含着我现在及之前

思考、阅读、创作的心得。

黄孝阳：江苏文学传统早已渗入到中国人的

文化基因里，就像唐诗宋词，它对我的影响好似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与前辈作家相比，我

可能更在意智识与技术，因为这是正发生在我们

每个人身边的现实，我不可能不被这团火点

燃——人的存在正在发生着一种极深刻的变化，

这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事。关于人的本质及

意义，都可能被科技的力量重新书写。我们讲价

值观与方法论，今天许多价值观方面的事，是可

以通过技术来解决的。如果暂时解决不了，那就

再创造出一项更强有力的技术。

育 邦：我以为对于我有影响的江苏文学传

统是经由时光沉淀下来的经典之作，像《儒林外

史》《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等古典文学作

品，正如卡尔维诺所言，这些作品是“每次重读都

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这种影响也是持

续不断的。谈到与另外作家的不同之处，我个人

认为每个作家之间必然是不同的，巨大的差异才

产生一个个鲜活的写作个体。我写作小说、诗歌

和随笔，在文艺领域里有着多重身份的转换。我

的写作既追求简单，又追求复杂；既追求古典，又

追求现代。

曹 寇：文学大省这一说法基于在这几十年

里江苏确实涌现了很多在全国有影响的作家，而

且这种影响并非集体和单一的，而是多元和立体

的。在江苏，当代中国文学各个方向的作家都

有，“大”就大在多样性和开放性。如果说江苏之

于我存在某种意义，那就是多样性和开放性。它

让我没有必要使用已有的、有效的、公认的写作

实践来成全和保护我的个人写作，它甚至鼓励我

跳出既有的“江苏模式”。我不知道自己与其他

同代江苏作家有何不同，我只知道求同存异、自

我表达是我写作的基本伦理。

张羊羊：江苏优秀的小说家居多，我不写小

说，近年来小说读得也少。特别喜欢的是苏童，

他的短篇《茨菰》我可能读过不下10遍。他的语

言充满灵性，有我可以捕捉到的南方元素。同年

龄的曹寇小说也写得很干净，总有只手抓住我让

我读下去。汪曾祺我读得比较晚，主要是他的散

文，一读到我就喜欢上了这个老头儿，我觉得我

和这位文学前辈气息相投。至于我和其他江苏

作家有什么不同，我还真不知道，文字遇到哪个

人就会长成哪个人的样子吧。就像我和同龄者

可能叙述的年代大致相同，但每个人都有各自的

家事和心事。

中短篇是一种独特的看世界的方式

记 者：从范小青、苏童、叶兆言到毕飞宇、

叶弥等，中短篇小说素来是江苏作家最为擅长的

体裁之一，您的创作也主要集中在中短篇小说领

域，为什么钟情于这一体裁？

朱文颖：我认为这是一个与地域有关的问

题。从地域的角度来说，江苏基本上处于中国的

南方地带。相对于向来是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北

方而言，南方始终是被“边缘化”的。但另一方

面，正是因为历来的“边缘化”，反而成就了南方，

使得南方能够独立于政治中心之外，发展出一种

独特的、自足的文化系统，从楚辞章句、六朝骈

赋，到评弹昆曲、明清小说，以致当人们重新回顾

中国文化成就时，南方反而成为绕不开的地方。

同时，在《世说新语》里面有一个地方就讲到南人

和北人，说北方人做学问就好像在空旷的地方看

月亮，很扎实，把问题讲得清清楚楚，可是不一定

深入。南方人做学问呢，是从家里某一个窗户里

看出来，看得比较窄，有一个取景的限制，却有一

个独特的眼光。这所有的一切，或许都构成了江

苏作家擅长于中短篇领域创作的原因。因为这

一体裁更容易体现灵动、独特的审美，这其实也

是一种独特的看世界的方式。

戴 来：我喜欢写中短篇，尤其短篇，短篇小

说的魅力在于它的精巧、节制、角度独特、以小见

大，提笔开始写的时候，作者就清楚舞台就是这

般大，表演时间短，种种的限制也许反倒能激发

出写作者最大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打个不恰当

的比喻，就像你只有能力买一处小房子，那么你

必须花心思尽可能在实用性上多做文章，可有可

无的要去除，装模作样的要去除。短篇不像长篇

那样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长篇的写作过程类

似于跑马拉松，过程中有些阶段是用意志在对抗

身体的极限，只是在做机械运动。而写短篇小说，

完全可以在整个过程中都保持饱满的叙述状态，

起承转合，张弛收放，节奏尽在自己的掌控中。

孙 频：我从十几岁开始读小说的时候，就

开始读苏童老师等前辈的小说，所以受江苏作家

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就我个人而言，南北文

化对我都有影响，这可能会使我的文风的肌理更

复杂多样些，南北的气质都能在我文字里出现。

从写小说以来我基本写的都是中短篇小说，主要

原因是觉得这样的篇幅更适合我发挥，能让我比

较从容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我倒不急着写长

篇，因为长篇和中短篇其实不是一种活儿，有的

人更擅长前者，有的擅长后者，主要看自己，而不

是盲目地一定要跟进别人。

抒情传统和江南味道

记 者：一直以来，江苏文学有一种抒情传

统和江南味道，尤其是对于女性生存和心理状态

的描写，在各代作家的笔下都有突出表现。您的

作品在这方面也有集中体现，可否结合您的创

作，谈谈这种风格是怎样形成的？

朱文颖：这个问题要分几个层次来谈。首

先，我是江南人，我出生并且生活在中国的南方，

骨子里流着南方的血液，这影响着我看待世界以

及与它相处的方式是曲折的、缓慢的、有着忧郁

幽深的内里的。其次，随着年龄和视野的变化，

我其实已经注意到了一些以前没有注意过的题

材和领域，比如人的社会性，比如阶级差异。在

这个前提下，对于女性生存和心理状态的描写，

也就相应会有一个更深入和全面的阐述。第三，

回到写作的现状，我或许是一个比较晚熟的写作

者。从我现在的认知来看，我认同一种理性与感

性相裹挟的写作，也就是说，我认为，最好的作家

甚至应该是雌雄同体的。

戴 来：您说的没错，可是我的写作还是略

有不同。我的写作中对男性的生存状态和精神

面貌可能关注得更多一点。写经验之外的异性，

留给我更大的想象和写作空间。另外，我还比较

关注老年人的生存境遇。我写老年人完全是感

兴趣、好奇，觉得那是我认知的一个盲点，让我有

冲动想去了解，同时，心里摆脱不了伤感，因为我

的父母已迈入老年，而我也很快就会老去。

李凤群：江苏女作家甚至男作家都对女性有

精彩刻画，又各有特色。我相信尽量本然的写

照，既要尊重女性的挣扎和寻路，比如《颤抖》；也

要看到她们不甘于命运和人生的摧折，写出某种

在实在生存和心灵遭遇之下女性的刚与美，比如

《良霞》。这也没有什么形成风格的秘诀，只是要

跟人物、时代和境遇血肉相连同悲欢，有客观体

察又有主体情味，而不是凭空想象。

育 邦：在我的身上，抒情传统和江南味道

是确实存在的。历史文化与现实生活的双重经

验必然地在我身上流淌而过，一旦开始书写自己

所熟悉的江南事物，一种温润的书卷气又扑面而

来……从读大学到工作，我一直生活在南京。南

京在我的眼中是一座虚幻之城，但又是真实的存

在，我想过离开但从未离开，“不是故乡但却弥漫

着乡愁”。曾经有很多伟大鲜活的人物生活在这

里，现在他们的面目已经不在了，但在这块土地

上有他们的英灵存在，他们的气息还在。这就是

文学的不朽之处。我想传统和味道正是从这些

地方而来，我的写作也些许沾染了六朝烟水之气

或那么一点点的魏晋风度吧！

张羊羊：我是一个不断往回走的人，这些年

来的写作也一直在寻找童年记忆。从《诗经》、六

朝赋、明清小品，到周作人、汪曾祺、苇岸，我特别

享受从花草虫鸟那里寻找到的温暖。从前有一

颗种子长出了棉花，一颗种子长出了蓼蓝，于是

有了蓝印花布，我可以看见时间的水和质朴的心

灵。蓝印花布也是有眼睛的，那闪烁和平精神的

光芒让我向往回归“驿寄梅花，鱼传尺素”里情感

丰沛的中国之美。因此，故土足够我重复一生去

写，并尽力重复得完全彻底。

孙 频：对女性生存的描写以及对人物心理

的探寻确实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两个题材，如果说

生成原因的话，我觉得和地域倒没什么关系，生

在北方也可以写出一种细腻潮湿的感觉，这主要

是由个人内在的精神气质以及后天的阅读造成

的，比如我前面提到十几岁便读苏童老师及其他

江南作家的小说，这些阅读肯定起到了潜移默化

的作用。就是说文风是跟着内心与感觉走的。

儿童文学的使命与担当

记 者：曹文轩、黄蓓佳等当下儿童文学创

作的优秀作家都是江苏人，作为儿童文学作家，

您认为江苏的儿童文学有哪些特点？您的写作

对此有哪些继承与发展？

王一梅：我觉得江苏儿童文学中小说尤为突

出，小说作家扎根江苏大地，描绘了江苏的生活

画卷，细腻纯美。故事中的画面带着淡淡的水

气，人物从回忆中走来，情感美好含蓄。我虽然

写童话，但也注重细节的描写，童话也是现实生

活的反映，生活对于作家的影响潜移默化，苏

州的文化对于我的影响也非常大。我认为我

的童话画面感觉是很舒展的，情感是美好而温

暖的。苏州园林小巧玲珑，那么我希望我的短

篇童话也如此，而我的长篇童话，我希望像水

墨画的江南一样充满飘逸的、可以渗透的某种

薄雾。

韩青辰：江苏儿童文学南秀北雄、虚实俱

佳。这里诞生了写《稻草人》的叶圣陶、写《草房

子》的曹文轩、写《我要做好孩子》的黄蓓佳、写

《豆蔻年华》的程玮等等。他们将儿童文学做成

了迷倒世界的温暖明丽的人间四月天。我是穿

警服的儿童文学作家，站在黑白之间的独特视

角，让我始终坚持现实主义创作路径。我的儿童

文学第一使命是如何保全困境中的童年生命安

全无误、勇敢无惧生长。我理解，儿童文学关乎

个人兴亡、民族盛衰、国家安危。儿童文学作家

要有与孩子们的心灵疾苦与成长危机在一起的

使命与担当，其实也是家国之担当。

现实主义与现代性

记 者：“新方阵”作家的写作从多角度展

开，或关注边缘人群、或体现异质经验，对中国传

统文学和西方现代派写作都有所借鉴，可以说是

在现实主义基础上生长出来的现代性，您怎么看

待这一问题？

黄孝阳：19世纪卡夫卡的小说是富有现代

性的，而今人写的一篇巴尔扎克式的小说是不具

有现代性的。很多人把现代性简单理解为先锋

性，这是不对的。现代性不是一个荒谬怪诞扭曲

变形的噪音，不是一连串被歇斯底里的激情与欲

望所支配的噪音，更不是一系列为了挑战传统而

故意违背和声及对位传统法则的噪音。它是对

人的重新发现，对世界的重新发现。

现代性的第一个标准，就是对时空观的重新

认识，摆脱了古典美学的诱惑，对自然律神圣性

的祛魅。第二个标准，不被人的目光所注视的等

于不存在，连零都不是。而为人所注视的，必然

要被工具理性重新丈量。第三个标准，对我与他

者的重新认识，更平等的、呈去中心化的块茎结

构，互为因果，相互缠绕……

曹 寇：我没有关注边缘人群，在我看来，所

有人都生活在其个体生活的核心地带，我也没有

写过异质经验，我更喜欢描述“正常”和普通的人

生经验。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学还是西方现代派，

它们在我看来只是形式的变化，其内核倒是恒定

的，那就是既然我们来到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

造就了我们，我们就不能无动于衷，我们有必要

反馈这个世界对我们的给予或伤害。有人使用

别的方式诉其“衷”，作家就是使用文字来表述这

个“衷”，这很古老，也很自然。

□□苏叔阳苏叔阳


